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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迫害。





2019年6月21日下午，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国务院肩负着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使命，“与往年一样，报告揭露了残暴政权、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及个人所犯下的一系列骇人的暴行。我要对所有那些对宗教自由不屑一顾的人说：美国正在注视着，你们将被追究责任。”


蓬佩奥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共自成立以来，对所有宗教信仰都表现出极度的敌意。中国共产党要求把它独称为神。”◇








【明慧网】在印度一所英语学校里流传着关于校长的一件神奇事。


很久以前，校长曾做过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在梦里，他看见很多人在一个大广场上炼一种功法，大家都在头前端举着手臂。于是他开始寻找这种功法，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把法轮功引进了学校。（举着手臂的动作正是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


6月18日，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Banglore）法轮功学员拜访了这位校长。他是班加罗尔北部的小城市钦塔姆尼（Chintamni）里一所名为“骄狄”的英语中学的校长瓦尔奇。这所学校的师生都修炼法轮功。


来到学校，法轮功学员就看到学校大门口处右墙上醒目的镶金英语大字“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


修炼法轮功后，学校的师生们人人感到精力充沛、心情舒畅；学生们学习时也都更加专注。班加罗尔法轮功学员们到达之后，校长瓦尔奇和夫人罗瑟玛笑盈盈地将学员们迎进了他们的家。罗瑟玛给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们家里神奇而真实的故事。


一天清晨，她醒来后，看见一个银白色的法轮在屋里旋转，隐隐约约地还能看见绚丽的法轮内部结构。她说法轮旋啊旋啊，升到了屋顶天花板处。她看得惊呆了，直到法轮停留在了天花板与墙面的交接处。


她带着学员们进了里屋，法轮在天花板与墙面交接处散发出银白色超常的亮光，隐约可见的彩色法轮内部结构也停留在了天花板上。大家惊叹着法轮的神奇。


学校里的学生们在大礼堂里已经排好了队伍，随着祥和舒缓的炼功音乐，六百多名师生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炼了一至五套功法。炼完功后，学生们回到了各自的教室开始了晨读，高年级的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





◄骄狄英语中学入口右墙上醒目的镶金英文大字“法轮大法好”，下面是“真善忍”。


▼骄狄英语中学全校六百多名师生集体炼法轮功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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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来双腿患严重残疾，因走路总是摔跤，因此十岁才上小学，学校的各种体育活动都参加不了。因为我的股骨头关节有问题，走路全靠肌肉，很痛，医生说我三十岁就得瘫痪。


本想靠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名牌大学不录取像我这种残疾人。当时我被迫放弃了学习，到某单位就业，但由于身体条件不能转成正式工人，所以又失业在家。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残疾，人家给我介绍的都是年纪大的、残疾的、离婚的，还有智商有问题的，亲友们的舆论压力令我窒息，使我又患上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肺结核、心脏病，可谓雪上加霜。


绝望之际，我遇见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与我结婚，从此我的命运改变了。


我通过修炼法轮功，疾病痊愈，尤其是怀孕时一粒钙都没有吃，儿子出生时又健康又漂亮。从二零零四年到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身体都很健康。


我的最大变化，是原来畸形严重、走路晃得很厉害的腿，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腿不但不疼了，而且能伸直了，还能打双盘了，原来的腿不能弯回来。我人也变高了，也能穿高跟鞋了，穿裤子也好看了。人们跟我母亲说：你女儿的腿都看不出来有病了。母亲目睹我没住院、没动手术竟然这般神奇地康复了，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亲戚朋友相继学炼法轮功。


由于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功，家庭和睦，丈夫体贴勤快、孩子懂事仁义，全家人身心健康，小区的居民称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有什么苦恼事就爱找我说说，同学们生活中有什么烦心事也都来找我倾诉，我用修炼人悟到的理开导他们。一次谈话后，同学说：“我也要好好修炼。”还有一个同学向一个当医生的同学咨询失眠怎么办，医生同学说：“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你看人家某某（指我）都不生病。”


未修炼法轮功的家人以我学法轮功为荣，去哪办事都愿找我陪着，说心里踏实；朋友说我坦荡、阳光，说我精神富有，言语间总说“人家有信仰嘛”。


身边的人对我的赞美，都源自于我修炼法轮功，是法轮功让我变得健康、阳光。◇





以前我因残废，上学晚，比同班同学都大上四、五岁，所以他们都称我大姐大。现在我的同学都说我年轻，女同学们都在美容、美发、减肥方面煞费苦心，而我不用化妆品，不美容也不美发，却皮肤白，头发有光泽，身材又好，她们很是羡慕。同学对我丈夫说：“人家的媳妇都越来越老，就你媳妇越来越年轻、漂亮。”





▲法轮功学员在打坐（网络照片）





▲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被观众赞为最美、最壮观。





【明慧网】2019年7月1日，蒙特利尔庆祝加拿大152周岁的游行活动，在市中心圣-凯瑟琳大街举行，沿途有数万人观看。


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天国乐团、炼功方阵和旌旗方阵组成。一路上，不断有观众称赞，从音乐、服装到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风貌，都让人感到美好，“体现了真、善、忍三个字”。


游行活动的主办方Catherine Polcsak女士表示，天国乐团的阵容和演奏最壮观，“音乐很动听，我为他们骄傲和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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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的故事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谷丽，原大连市金州二院护士长，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被绑架，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被非法判刑四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五监区四小队。


谷丽在狱中遭到残酷折磨，以下是她自述在狱中遭迫害经历：


我于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九月十三日分到五监区四小队。因为我拒绝所谓的“转化”，不写“五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从九月十四日就开始对我迫害了。当时狱警是李倩和张文馥，包夹是杀人犯孙雅芝和贩毒犯彭春艳，她们在狱警的指使下对我百般迫害。彭春艳让我蹲着，看力度不够，就让我脚后跟抬起脚尖着地蹲着。白天在车间干一天活，晚上从六点半或七点一直蹲到九点半，我脚一落地她们就打。包夹用手指甲掐我大腿上的肉，掐的部位很小很小，让人钻心疼；她们用带跟拖鞋打，用脚踹会阴部、踹胸部。有一次她们把我顶到墙上踹胸部，我差点窒息。


在我受迫害的时候，三楼大活动室有排练节目的犯人。孙雅芝、彭春艳也不避讳。晚上有值班狱警巡岗点名撞上，也没人管。那段时间我只能少吃少喝，晚上睡光板床，双腿根全是紫的，疼得直哆嗦，无被褥，又冻又饿。


有一个周日，四小队部分人加班，管事犯人魏秋菊在上午十点左右回来，到活动室看，她们让我脱光衣服，用带跟拖鞋打身上，揪乳头，不脱衣服就往身上浇水。有几次用带跟拖鞋打脸，脸被打青，掀开衣服，胸部、腿部全是紫色。这些伤痛同监舍的人都看到了。我找狱警，那两天狱警李倩不在，我就找狱警张文馥两次，她总说没时间。


她们折磨我一个月后，就不让我蹲着了，让我穿着单衣服站在风口吹、冻，或让我光着脚站在冷水盆里，或往身上浇冷水，屋里晾着犯人们洗的上百件衣服，窗户大开，阴冷伴随着风吹。


孙雅芝、彭春艳骂法轮功创始人，并写在我的衣服、袜子和裤头上。从迫害一开始监狱就停止我洗漱，三、四天后，我就开始大面积掉头发，头上的疮越长越大，很大一片没有头发，头皮裸露。◇





大连市六十一岁的法轮功学员朱伟君被非法关押迫害近十个月，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被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现在朱伟君被迫害得身体非常虚弱。


朱伟君，女，家住大连市沙河口区。修炼法轮功之前身体多处有病，特别是无故头疼、失眠、抑郁，非常痛苦。多年来都在寻找医治的方法，中医、西医、偏方用过都不见好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所有的病痛、顽疾不治而愈了。身体很快恢复健康，达到了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朱伟君曾经被非法送到洗脑班迫害。二零一零年三月初，朱伟君因为发真相资料在华北路被警察绑架、抄家，后又被送到辽宁抚顺洗脑班迫害三个月。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辽宁省公安厅策划指挥的“专案组”联合行动，由各市县公安局抽调警力统一配合，突击实施绑架法轮功学员。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左右，由大连市开发区国保大队刘万超牵头，哈尔滨路派出所副所长何涛和警察迟作雷、张成语、那东胜配合，以查煤气为由，骗开门后闯进家里，当着90岁老母亲的面野蛮抄家、绑架了朱伟君。


朱伟君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迫害，身体非常虚弱。九月二十七日被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十一月三十日，开发区检察院将构陷的案子移交到沙河口区检察院。沙河口区检察院曾经两次退卷给开发区公安分局补侦，后非法起诉到沙河口区法院。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对朱伟君非法开庭；六月二十八日非法判朱伟君四年。


朱伟君家中九十岁的老母亲，因为女儿被抓，曾经大病一场，出现生命危险。出院后，也是每日以泪洗面，夜夜难安，思念女儿，对她的人身健康、安全十分担忧。


打着法律的幌子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每个人都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检验着自己的良知底线，也将见证将来的结局。◇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截至2019年7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3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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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与反迫害





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座小城市，我们家在当地历史上是个大户人家，书香门第，我的远近亲属比较多。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家族中对我的影响则恰恰相反，所以我年轻时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爷爷的告诫


听长辈说我们家祖上世代修佛，在小时候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爷爷每天都要念经、打坐。爷爷结婚早，可三十二岁时奶奶就不幸去世了。那时爷爷已有四儿两女，登门给爷爷说媒续娶的人不少，但爷爷一心修行，再没续娶。爷爷的几个儿子都是有学识的人，我大伯当了会计，二伯、爸爸和老叔都是教师。


记得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说：“老天以后要筛人了，好的留下，坏的就筛掉，留下的人才有后福。人不信神就要下地狱，大劫过后方知有天。等着吧，以后会有大佛来世上度人，此后有几十年的像佛国一样的世界，你们能赶上得正法，我是不行了。”爷爷说这话时会流眼泪。那时我年龄还小，只顾着玩，一直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因为爷爷经常说，听得多了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爷爷得了一场大病，躺在炕上好多天都起不来，家里人都很伤心，而爷爷却说：“我今年没事，明年九月份吧。”果然在第二年的九月，爷爷就离我们而去了。


爷爷去世时我已经上中学了。学校老师教的是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来的，世上没有神，也没有佛，这让我的思想很矛盾。那时候上级领导要提升爸爸当校长，可爸爸说什么也不当。我对此非常不理解，就问爸爸：“人家都抢着入党、当官，你为什么不要？”


爸爸说：“爷爷在时就交待了，说不能入共产党，也不要当官，将来会有大祸。”


我说：“你看哪个官不在享福，退休后工资还比别人高。”爸爸说：“死了之后就有灾祸了。”这话我们做儿女的当时都不理解。


爸爸最后还是被任命当了校长，但他就是不加入共产党。


幸遇佛法


不知为什么，我爸爸对气功非常感兴趣，不是练这个功，就是练那个功，可以说是个“气功迷”，可是尽管这样，也没见他练出了什么名堂，直到后来他走入法轮功修炼才出现了明显变化。因为炼法轮功后没多久，他患有几十年的气管炎、哮喘病和肺心病等病症都不医而愈了。记得有一天爸爸异常兴奋地说：“法轮功就是爷爷说的正法、大法，终于等到了。”在他的强烈推荐下，老叔也走入了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修炼后老叔也激动地说：“咱们总算得到了真法，不遗憾了。”就这样我们全家在爸爸的影响下都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


我记的非常清楚，在我走入修炼后整一个月的那天中午，我在炼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的“抱轮”动作时，虽然眼睛在闭着，可很清楚地看见我爷爷从我的右后方飘然而至。他显得非常年轻，白白净净的，脸上没有皱纹，比原来还要胖一些，在我的右上方空中停下，还是穿着原来那种样式的衣服，只是颜色更鲜亮。他笑呵呵地看着我，过一会儿就飘然而去了。


修炼法轮功以后，我知道了生命的真谛、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知道了佛法对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我也知道了大伯和二伯，因晚年了也没有得到佛法而伤心落泪，抱着遗憾而去的原因。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所有单位的大官小官都要表态，很多人被逼着去迫害法轮功，我才明白为何爷爷说不能当官。当看到贵州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亡”的奇石之后，我才知道因为天要灭中共，所以爷爷不让家人加入共产党。


“大劫过后方知有天”在兑现


仔细回想起来，爷爷说的事一件件地都应验了，而今就差“大劫过后方知有天”这句了。中共统治后搞了许多次政治运动，害死民众八千多万，还狂妄地说要“战天斗地”。


现在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残酷手段前所未闻，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大法弟子的器官牟取暴利，所有这一切已经触目惊心。对如此的暴行，世人却麻木不仁，要知道人一旦失去最基本的良知与道德，就将面临最悲惨的结局。天要灭中共，会用各种奇灾异祸降临人间，其实也就是在筛选谁能留下。在最后的大劫中，剩下的只有好人。◇





在中国大陆北方的一座小城市有一位知识女性，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小时候对家族中的很多事情不理解，而且与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发生冲突，让她很困惑。长大后在父亲的影响下走入法轮功修炼，一切疑惑都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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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文寄语








